                                                                         探索与争鸣（附录）


贾培诚之愿

《实用汉语词典》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词典开创了结构词典的先河，是划时代的成绩，引起了辞书界的广泛重视。这是我国文化界的大事，当然也是廊坊教育界的大事。主编贾培诚是大城县蒲塔小学教师，现年76岁。他是辞书学泰斗黎锦熙先生的入室弟子，是黎先生编辑结构词典的唯一传人。他在黎先生亲自指导下，（亲自耳提面命入室指导或长期通信具体指导直至去世计25年）自1960年始(时年26岁)，边学边干，历经32年磨难（在 “低指标、瓜菜代”的年代肋勒紧裤腰带患浮肿病不放弃，文化大革命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艰苦积累的两麻袋资料卡片被抄走烧毁也不放弃），1982年终于编辑完成300多万字的《实用汉语词典》，填补了我国词典学史上的空白，词典一再加印，全国发行，远销海外，受到广泛好评；先后被河北省教育委员会、教育学会评为第四届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入选《中国当代教育教研成果概览》；孙铎为他写的传记《好梦成真》、《走进词林》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出版社出版；史同文等写的纪实报告文学被各类媒体广泛传播，河北电视台和廊坊电视台制作了专题片《辞海沉浮》和《廊坊人——贾培诚》，河间电视台制作了专题片《九河之间——贾培诚》；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相继报道，业绩被载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人物大典》、《当代河北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大辞典》、《大城县志》、《大城教育志》、《河间市志》、《河间文化艺术志》、《河间人物志》、《谈古论今话河间》、《沧州通典》等史书；他被聘为中国辞书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学会会员。在辞书界，他已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他也头飞瑞雪，从教学的第一线退下来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要休息。他说，退休就是放下其他工作专心致志从事学习和研究，更集中、更系统地完成大部头的著作，退休是新目标的新起点。首先就是提高词典的水平，使其成为传世之作。
重新修订更上一层楼
词典首先是由天津新蕾出版社出版的。在我国，最权威的国家级出版社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要达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水平，使之成为传世之作，必须重新修订，大幅度提高其质量。要更突出“全方位释词”的特点，而且一切内容都要完全符合国家有关部（委）的规范标准，无论是立字头、立词条、划定词类、注音、释义、都要针对辞书对象（中小学师生），字字条条都是精品，字数要压缩到200万字之内。这就是要进行逐字逐句地重新审查，重新思考。
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同志知道他的基本素材《词语列表》、《新增词语列表》和《语料库》是完美无缺的。曾经恳切地善意地建议他：“要把修订工作分派下去，不要一个人干，一个人干，能把人累死！”确实，如此浩大的工程一个人担起来，实在是不可想象。如果组成一个班子，贾培诚担纲，很快就会完成。但是贾培诚谢绝了。他回答说：“《实用汉语词典》是我的生命。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要出版它的修订本，无异于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能不珍惜它吗！把修订工作分派给编写组的同志们去做，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大半生都在创造奇迹，在这次修订工作中再创造一个奇迹，那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还要提前完成任务”。
他又一次钻进编纂之中。所有词条、释义、成语，都要追本溯源、引经据典，都要再一次逐字逐句地审查，重新思考，哪怕一个空格，一个标点也不能放过，言简意赅，惜墨如金，一人执笔，绝不把任何一个字交给别人完成。他没有一刻歇息，他又经过18年的日日夜夜，修改了愿字符的64.9%，新增字头800个，词条4874个，沿着最艰苦、最崎岖的悬崖小道继续攀爬，终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其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越来越明显。为此，他又开创出了常人不可估量的道路，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和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奇迹！
从动笔到完成，共走过了整整五十年的艰难困苦的历程。辞书固然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无可估价无法比拟的财富，创造辞书的贾培诚精神也同样是足以代代相传的振奋民族精神的传世之作，都是足以影响文化传统的精神的宝贵财富。难道不是吗？
“划时代成绩”和百年规划的再修订
全国政协许家璐副主席说，黎锦熙先生的“句本位”是“划时代的成绩”。（见许家璐文：《“句本位”与古代汉语词类研究》）这是对黎锦熙的理论和《实用汉语词典》的公正评价。“划时代”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可以便用的，它划分了什么时代呢？贾培诚说：“每个词都是因为有用才产生的。所以无论哪一个词，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备了两个意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我们编写词典，传统的作法是只讲词汇意义，不讲语法意义；也就是说，只讲词义，不讲语法。这样的词典，充其量只能算是讲了一半，没有完成词典编纂的任务。”
“句本位”的语法理论是黎锦熙先生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创建的语法理论。他的心中早就孕育着体裁全新的《结构词典》。他认为“这不是一项普通的工作，而是一项工程！”他是“始作俑”者。他把此事当作一生的大事，在舆论上和编写程序上都作出了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专门发言。他也充分估量了这个创举的难度。感到力不从心，把接力棒交给了贾培诚，并身体力行，具体而详尽的指导，达到细致入微的地步。黎锦熙创造的理论，被贾培诚变为现实；从黎锦熙到贾培诚，都为此奋斗了终生。这是两代学人共同完成的千秋创举伟业。
现在大功告成了，皆大欢喜。这回该休息一下了吧？不，他又订立了新的更艰巨的目标！

在贾培诚七十岁的时候，他给自己制定过一个“三十年计划”，具体内容是要“带上七本词典去见恩师黎锦熙先生”；现在，《小学多用汉字•词词典》、《小学生 多音、 多义 同义 反义词典》已经出版发行；他参与修订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国家重点项目）、《中学生规范词典》也已出版发行。现在他又给自己增加了一项更宏伟的任务：编纂史无前例的古今兼收的《中国古今大词典》。我想，有半世纪积累的资料和经验，这绝不是吹牛和扯谎，更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但是，其难度和即将开始的血汗付出，是完全可以想象和预料得到的。
“我要活一百年，用一百年干三百年的事！”贾培诚说。此话之内涵足以再次开启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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